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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域的考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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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其动机与手段均堪称复

杂多样。 在古代载籍中政治人物装病的情形相当多, 其出人意表处与政治斗

争之诡谲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 装病能否成功受制于性别、 年龄、 身份、 有

无基础病等因素, 而作为装病特殊形式的佯狂则较少受到这些因素的牵制,
却需付出更多的人格代价。 透视佯狂行为的本质, 须溯源于传统文化中的

“人禽之辨”。 本文对装病现象的分析显示, 身子不快是在恋情故事中女子

装病的常见形式, 盖因世人默认青春期女子有身子不快的权利, 一般情况下

不会刻意追究其真实性, 这便为装病留下了必要的存在空间。 装病内在地蕴

含着败露的可能, 这便为叙事作品的戏剧化书写提供了优质资源。 小说知识

学是关于获取知识、 活用知识的开放性理论, 基于该理论视域, 在装病与佯

狂书写中蕴含的丰富叙事学价值有待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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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为了达到各种目的, 不可避免地存在伪装行为, 装病便是伪装

的一种形式。 装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无病装有病, 轻病装重病。 后一

种情况殊为少见: 在 《弁而钗·情贞纪》 中风翔为了跟赵王孙发生同性关

系, 轻病假装重病, 以换取赵王孙的同情; 《绣谷春容·吴生寻芳雅集》 写

吴生病情缓解, 却不将实情告知恋人, 让恋人仍以其病重前来探望。 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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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形是从无病装有病进而发展到装重病: 史载明初燕王朱棣入觐还国后,
被建文帝严密监视, 燕王先是 “托疾”, “久之, 遂称笃”,① 便是针对形势

采取的连续性装病行为。 鉴于轻病装重病的情形在作品中殊少反映, 本文主

要讨论无病装有病的情况。
佯狂是装病的一种特殊形式, 佯狂与装病在行为人的阶层上存在一定分

野: 装病者可以包括所有社会阶层, 而佯狂者则多为具有一定身份的人, 或

是异人, 或是奇士, 或是高官甚至帝王。 在表现方式上, 较之普通的装病,
佯狂具有特立独行的性质, 在唐释道宣 《续高僧传》 中卫元嵩师父曾称,
佯狂乃是成名的一条终南捷径。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佯狂隶属于装病,
但考虑到装病普遍表现于身体, 佯狂则以落实于精神状态者居多, 而且佯狂

在装病书写中已然蔚为大宗, 故本文将佯狂与装病并列论述。
本文对装病与佯狂的研究依托刘勇强先生于 2018 年提出的小说知识学

理论②而展开。 该理论指出, 知识在小说艺术世界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小说的知识功能与娱乐、 纪实、 劝惩功能密切相关, 知识之于小说具有整体

性、 本体性的意义。 本文遵循小说知识学相关原理, 对古代小说、 戏曲及曲

艺作品中的装病与佯狂现象进行综合考察,③ 借以管窥装病与佯狂书写具有

的叙事学价值。

一、 动机和手段: 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装病与佯狂

装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其动机和手

段均堪称复杂多样。 装病的表现领域大致分为两类———政治生活与日常生

活。 两个领域的装病行为既有共通点又有相异处, 需要做出必要的分疏。
在古代载籍中政治人物装病的情形相当多, 其出人意表处跟政治斗争之

诡谲密切相关。 在史籍中存在大量的官场装病行为, 其名目有 “称病” “谢

病” “推病” “辞病” “托疾” “引疾” “辞疾” 等。 此种为求自保的装病行

为, 一般都在制度允许范围之内, 其实质是当矛盾处于可控状态时, 斗争双

方彼此心照不宣的表演。 略举几例。
《史记·魏公子列传》 记载信陵君 “自知再以毁废, 乃谢病不朝, 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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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为长夜饮, 饮醇酒, 多近妇女。 日夜为乐饮者四岁, 竟病酒而卒”。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裴注引 《魏书》 谓曹操于汉末乱世拜为议

郎, “常托疾病, 辄告归乡里”。②

《明史·苏伯衡传》 记载洪武十年 (1377 年) 征伯衡, “入见, 复以疾

辞, 赐衣钞而还”。③

当政治斗争进入难以调和的激化阶段之后, 装病便成为躲避杀身之祸甚

至谋害他人的有效手段。 前一种情况如 《孙庞演义》 第 16 ~ 17 回写孙膑

“假装得病危笃”, “染成疯病”,④ 后诈死哄骗庞涓兴师, 寻机以报刖足之

仇。 后一种情况如 《东周列国志》 第 65 回写崔杼欲弑齐庄公, 诈称寒疾,
先是庄公与崔杼妻棠姜私通, 庄公欲借探病崔杼之机, 与棠姜相会, 终为崔

杼所弑。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反复利用装病而较为典型的例子, 见于 《四大

美人艳史演义》 之 《貂蝉艳史》 第 13 章 “病阻逆谋”: 董卓欲逼迫汉献帝

禅位, 王允令貂蝉设法阻止, 貂蝉遂在董卓召集士兵哗变前夕, “忽然腹痛

起来, 宛转呼号, 只在床上打滚。 到了后来, 竟是声微气弱, 势甚危殆”;⑤

华佗看视后说此病乃是鬼魅作耗, 而董卓是天生贵人, 有他在房陪侍, 鬼魅

便不敢相逼, 貂蝉性命便可保住。 小说接着写董卓要指挥哗变而几次出房,
貂蝉均假装昏晕过去, 促使董卓暂时解散部众。 华佗对貂蝉病症的诊断, 显

系王允与其事先商定, 目的即在配合貂蝉装病。 当然, 连续装病亦有其弊

端, 即容易带来叙述单调及可信度下降等问题。
汉末有两个特别善于装病的政治人物———曹操与司马懿。 司马懿装病留

待下文再述。 至于曹操装病, 除上文所举为避祸而托疾, 《三国演义》 第 1
回亦有一段经典描写。 曹操幼时厌恶叔父管束, “心生一计: 见叔父来, 诈

倒于地, 作中风之状”, 当父亲曹嵩闻叔父报告前往看视时, 曹操却立即恢

复正常状态, 言自来无此病, 其叔父遂以诬罔而失信于曹嵩。 曹操幼时的装

病行为, 乃彰显其奸雄本色的重要一笔, 其艺术效用诚如毛宗岗所评: “欺

其父, 欺其叔, 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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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卷 77 《魏公子列传》,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第 28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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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卷 285 《文苑一》,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第 7311 页。
《孙庞演义》 第 12 回写孙膑为了不让未婚妻被太师邹忌之子强娶, 用法术让未婚妻装

病, 以达到让太师退婚的目的。 可见装病行为人不一定是本人, 这是装病的一种特殊情

形。 参见吴门啸客著, 陈四益校点: 《孙庞演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88 ~
89 页。
无名氏: 《四大美人艳史演义》,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63 页。
参见陈曦钟、 宋祥瑞、 鲁玉川辑校: 《三国演义会评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9 页。



装病者实施装病行为, 一般都是针对利益直接相关方, 不过也有例外:
《水浒传》 第 119 回写在平定方腊后的返朝途中, 李俊 “诈中风疾, 倒在床

上”,① 并请求宋江留下童威、 童猛照顾自己, 从此脱离宋江, 投化外国去

了。 在这里, 装病行为关乎政治选择与人生志向: 李俊等人之所以毅然脱离

宋江, 是为躲避来自朝廷的杀身之祸。
日常生活中的装病行为, 动机和手段各有不同, 难以统一归类, 就

其基本性质而言, 跟佯狂一样, 以维护自身利益者居多。 略举几例, 以

见一斑。
有因懒惰而装病者: 敦煌变文 《 书》 谓新妇懒惰, “摸着卧床, 佯

病不起”。②

有为避免冲突而装病者: 《生绡剪》 第 9 回写医生申玉峰怕对手寻趁,
装病几日, 不敢出门。 又如金批本 《水浒传》 第 23 ~ 24 回写团头何九叔验

看武大尸首, 发现武大系中毒身亡, 但慑于西门庆威势, 不敢秉公处理, 遂

咬破舌尖, 口吐鲜血, 假装中恶。 一个在夹缝中卑微地讨生活的小人物形

象, 因急中生智的装病行为而跃然纸上。
有为行骗或害人而装病者: 在北齐时有妖人让弟子伪装成盲人和跛足

人, 谓饮某处泉水便可痊愈, 以此耸动人心, 其装病行为接近当今职业医

托。③ 张应俞 《杜骗新书》 “强抢骗” 之 《膏药贴眼抢元宝》 写一棍徒假

装被人打伤, 伪作瘸行状, 出其不意抢夺元宝, 这是通过装病来行骗。
《金瓶梅》 第 94 回写春梅迫害孙雪娥, 故意装病找碴儿; 《封神演义》 第

26 回写妲己装出心痛之疾, 纣王命比干取心做羹汤以救之, 则是通过装病

来害人。
有为幽会而装病者: 《金云翘传》 第 3 回写王翠翘父亲携家人出门上寿,

翠翘为与恋人金重幽会, “托病不行”。④

由上可见, 装病行为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因装病本身天然地具备戏

剧性, 这便使其拥有了日常性与戏剧性双重特征。 作家如何利用装病组织情

节、 塑造人物, 全视具体情境而定, 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明清时期脍炙人口的几部经典名著中, 装病描写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吴

敬梓的 《儒林外史》。 其对严贡生、 王太太、 杜少卿这三个人物的装病描

写,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 第 6 回写严贡生为了赖掉船钱, 先是装病, 将云片糕伪装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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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校注: 《水浒全传校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8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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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青心才人编次, 李致忠校点: 《金云翘传》,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7 页。



物, 为引诱掌舵的驾长吃掉云片糕做局。 根据小说的描写, 其装病行为极具

表演性: “坐在船上, 忽然一时头晕上来, 两眼昏花, 口里作恶心, 哕出许

多清痰来”, 家仆 “一边一个, 架着膊子, 只是要跌”, “把他放了睡下, 一

声不倒一声的哼”。 下面便写他开箱取食云片糕缓解病情, 童叶庚就此细节

评点道: “做得出, 装得像。 云片糕锁在箱子里, 将钥匙开出来。 郑重其事,
形容绝倒。”① 严贡生装病显然经过精心谋划, 其为人之无耻、 诡诈尽在不

动声色的白描中得以显现。
其二, 在 《儒林外史》 中有为彰显身份而装病的描写:② 第 26 回借媒

婆沈大脚之口交代, 王太太每日 “要吃八分银子的药”, 下回写鲍廷玺被养

母逐出家门, 经济状况迅速恶化, “太太的人参、 琥珀药也没得吃了, 病也

不大发了”。 后来鲍廷玺偶获大哥资助, 经济条件大为改善, 王太太 “身子

里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来, 隔几日要请个医生, 要吃八分银子的药”。③ 王

太太的病显然不是真病, 而是出自虚荣心的装病行为。 为了彰显身份而装病

的情节, 在此前的 《金瓶梅》 中已有涉及: 第 11 回写潘金莲在西门庆家恃

宠生骄, “颠寒作热”,④ 其中便有装病撒娇的成分, 借以表现其不安分的性

格特征。 清代小说 《金兰筏》 第 6 回讲人处在富贵时节, 吃穿用度样样都

好, 仍然会说身子不快。 此外我们注意到, 金寄水等在介绍清代王府延医看

病情况时说, “王府的内眷好象爱生病似的”, “在王公府第, 朱门世家都与

中药结有不解之缘, 若许只有这样, 才显得娇气、 尊贵与黎庶不同”。⑤ 在

《儒林外史》 中王太太以及在 《金瓶梅》 中潘金莲的装病行为, 均从奢靡生

活角度暴露了人性弱点。
其三, 在 《儒林外史》 中有表彰但求心安、 逃避笼络的装病描写: 第

34 回写杜少卿辞征辟, 假称得了暴病, “忙取一件旧衣服、 一顶旧帽子, 穿

戴起来, 拿手帕包了头”。 天目山樵在此提醒道: “好的微黄面皮, 不用荷

叶水染。” 第 31 回交代杜少卿面皮微黄, 此时正好可以用来装病。 当奉命征

召杜少卿的邓知县登门拜访时, “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 做个十分有病

的模样, 路也走不全, 出来拜谢知县, 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 并取出辞掉

征辟的呈子递给知县。 针对杜少卿预先写好呈子这一点, 天目山樵曾提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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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假称身子有病, 不肯出来, 同样是彰显身份的装病行为。 参见天然痴叟著, 弦声等校

点: 《石头记 (等三种)》, 《中国话本大系》,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64 页。
参见吴敬梓著, 李汉秋辑校: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574 ~
575、 579 页。
参见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 齐鲁书社 1991 年版,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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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质疑: “自己尚能写呈子耶? 不知何时预写, 此间颇有隙漏。”① 不得不

承认, 此处的装病描写在涉及呈子一点上确实存在漏洞, 吴敬梓运用装病刻

画人物的手法尚不够圆融。
佯狂是装病的一种特殊形式, 对佯狂行为的文化特征, 叶舒宪曾征引美

国人类学家比尔斯所言的 “在许多场合中, 极似精神病的行为模式代表了为

实现各种特别目标而得到文化认可的策略”, 然后指出 “行为者本人并未从

病理上改变其常性”, 而 “作为传统所认可的种种佯狂策略, 在历史上获得

了充分表现和传承的合法性”。②

佯狂人物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而较之普通的装病行为, 佯狂具有突出的

政治性意涵。 箕子佯狂的故典几乎家喻户晓。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第

十》 与 《东周列国志》 第 83 回皆记在勾践灭吴后计倪佯狂。 北宋张齐贤

《洛阳缙绅旧闻记》 卷 1 《少师佯狂 (杨公凝式)》 谓杨因 “不登大用, 多

佯狂以自秽”, 人称 “杨风子”。③ 在南宋时徐履省试第一名, 秦桧欲妻以

女, 徐履抗婚, “阳狂, 廷对不答一字”, 结果状元被黜落,④ 这是以佯狂来

抗拒政治性婚姻的典型例证。
一般而言, 装病行为能否成功, 受制于性别、 年龄、 身份、 有无基础病

等因素。 相较之下, 佯狂则较少受到这些因素的牵制, 却需付出更多人格代

价。 要透视佯狂行为的本质, 须溯源于传统文化中的 “人禽之辨”。 “人禽

之辨”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问题, 下文谈到的孙膑、 宋江、 朱棣、 唐寅

等人在佯狂时, 有跟猪狗同眠、 在屎尿坑里滚及暴露生殖器等行为, 便是克

服人的本能而跟动物混同, 而唯有佯狂到此地步, 方有可能被认作真疯。 此

情此景诚如朱萍指出的, 为了使佯狂行为具备逼真效果, 行为人不惜赤身裸

体和披头散发, “都是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形象, 不需要任何语言的辅助,
它们就构成了对于文明和理性的反动”。⑤

披发是在佯狂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形貌特征, 这事关文化传统, 值得引起

足够重视。 箕子是早期有名的佯狂者, 《战国策》 《史记》 等文献均谓其披

发佯狂。 在春秋时期的人物中, 范蠡早年披发佯狂见诸 《越绝书》; 伍子胥

吹箫乞吴市, “被发佯狂, 跣足涂面”,⑥ 见于 《东周列国志》 第 73 回。 披

发本为夷狄之俗, 引申为化外之人的奇突行为。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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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平王东迁后, 周大夫辛有到伊川去, 看到有人披着头发在野地里祭祀, 便

悲哀地预言道: “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 其礼先亡矣。”① 《论语·宪问》 记

录孔子肯定管仲保存华夏文化的莫大功绩, 说 “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

矣”。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东晋虞预论阮籍裸袒, “比之伊川被发, 所以胡

虏遍于中国, 以为过衰周之时”。③ 在这里, 阮籍的裸袒行为被比作象征华

夏文化衰亡的伊川披发, 而裸袒与披发同为佯狂常见的形貌特征: 裸袒是将

人降格为动物, 披发是将文明人降格为化外之人。
在古代小说、 戏曲中堪称经典的佯狂形象, 当数孙膑、 朱棣、 唐寅等。
吴门啸客 《孙庞演义》 第 6 回写孙膑假装疯魔, 扯碎天书吞下, “把身

上的衣服, 横一块竖一块扯得破碎, 披头散发, 把书院内好古画、 好玩器,
打的打, 掼的掼, 一些不留, 口里大呼小叫, 做出万千呆状”。④ 明代汪廷

讷 《天书记》 传奇第 22 出 《佯狂》 写庞涓命人食以犬粪、 马溺。 元无名氏

杂剧 《庞涓夜走马陵道》、 清代李玉传奇 《七国记》 及京剧 《孙膑装疯》 等

作品, 对孙膑佯狂的描写大同小异。 孙膑是不世出的军事家, 为了保命复仇

并建功立业, 在佯狂中甘愿忍受非人的痛苦和屈辱, 可见其对自身才华的高

度自信。
在古代小说中最经典的佯狂帝王形象是明代的燕王朱棣 (明成祖 )。

《女仙外史》 第 15 回写燕王闻建文削诸藩后, “大骇, 因诈称失心疯病, 狂

走于市, 夺人酒食, 或哭或笑, 胡言乱语, 甚至偃卧粪壤中, 弥日不苏”。⑤

《续英烈传》 第 9 回写朱棣不欲开读建文帝诏书, 因采纳道衍计谋, “忽然

佯狂起来, 也不带人, 也不冠履, 竟跑出宫来, 满街乱走”, “走入市中,
看见名店饮食, 便取来乱吃。 哭一回, 笑一回, 口中胡言乱语”, “走得倦

了, 看见街上土堆, 便睡在上面, 全不怕汗秽”。⑥ 此处描写有两点值得注

意: 一是在燕王佯狂表演过程中, 一直有近侍跟随, 从而确保燕王在取食名

店饮食时不会被抓获, 否则便无法继续表演了; 二是燕王在佯狂时竟然清醒

地知道名店饮食美味可口, 这个细节无疑暗藏了微讽, 这也是佯狂行为具备

戏剧性的一个表征。
明代的唐寅是文士中以佯狂避祸而有极为乖戾表现者。 王鸿绪 《明史

稿·唐寅传》 记载: “宁王宸濠厚币聘之, 寅察其有异志, 佯狂使酒, 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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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秽, 宸濠不能堪, 放还。”①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卷 15 谓唐寅在宁王

处, 使者前来馈送礼物, 寅则 “倮形箕踞, 以手弄其人道, 讥呵使者”。②

唐寅平日便有裸裎的放荡行为,③ 其在宁王处的 “以手弄其人道”, 显为特

意的加戏之举。④ 汪琬 《唐寅传》 谓寅此类行为乃 “清狂不慧状”,⑤ 可谓

恰如其分的评断。 除了暴露生殖器这样的乖戾行为, 唐寅亦有跟其他佯狂者

类似的表现: 黄周星 《补张灵崔莹合传》 谓寅 “发狂, 号呼颠掷, 溲秽狼

籍”,⑥ 钱维乔 《乞食图》 传奇第 16 出 《佯狂》 谓寅 “敝衣垢面, 反戴巾,
作疯状”。⑦

二、 身子不快: 恋情故事中的装病与佯狂

恋情故事属于日常生活范围, 而日常生活中的装病上文已有所论列。 不

过, 考虑到装病在恋情故事中出现频率颇高, 并且具有值得总结的一些独特

艺术规律, 故有必要对其做出独立的考察。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 恋情

故事的女主人公为了达到各种目的, 很多都以身子不快为借口, 而所谓身子

不快, 大率可以视为装病行为。 其例如下。
《西厢记》 第 3 本楔子写莺莺对红娘自称身子不快, 红娘则洞察其中真

相: “ ‘张生, 你好生病重, 则俺姐姐也不弱。’ 只因午夜调琴手, 引起春闺

爱月心。”⑧

李玉 《占花魁》 传奇第 22 出 《心语》 写花魁娘子对丫鬟称身子不快,
命将房门反锁, 以不在家的理由拒掉来客。⑨

《一片情》 第 1 回 《钻云眼暗藏箱底》 写小妾新玉欲跟邻人燕轻私通,
不愿跟年老丈夫同房, 遂假称身子不快, 丈夫却并不理会, 坚持同房, 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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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先草草打发丈夫。①

在恋情故事中女子自称身子不快, 暗含了这样一种社会共识: 基于对青

春期女子生理特征的认识, 世人往往默认青春期女子有身子不快的权利, 在

一般情况下不会刻意追究其真实性, 这便为装病留下了必要的存在空间。 在

西厢故事演化过程中的一处描写, 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此点: 元稹 《莺

莺传》 写在张生救护莺莺一家后, 莺莺之母命女儿出见张生, 莺莺则 “辞

疾”, 久而不出。 此处的 “辞疾” 仍为男女通用的一般说法, 《西厢记》 中

的身子不快则抓住了青春期女性方便使用的借口。 相比之下, 恋情故事中的

男子虽可同样假称身子不快, 但其情形往往需要做出具体说明, 而不能仅凭

一句轻飘的身子不快便可了事: 在 《警世通言》 卷 16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中, 小夫人因婚姻不般配, 留意家中主管张胜, 赠以金银衣服, 张胜母亲怕

引来祸患, 假称儿子感冒风寒, 身子不快, 从而使儿子月余时间不去主家当

值。 在这里, 感冒风寒便是身子不快的具体说明, 不可轻易略过。 在 《型世

言》 第 6 回中, 汪涵宇晚间欲跟朱寡妇私通, 当客伙寻其同往娼家时, 他假

称身子不快已早睡, 并紧闭房门不出。 在这里, 假称身子不快之所以奏效,
离不开谎称早睡的配合。

巧用女子身子不快组织情节而极富戏剧性的小说作品, 当数 《醒世恒

言》 卷 28 《吴衙内邻舟赴约》: 女主人公贺秀娥假称身子不快, 将饭菜给藏

在卧室的情郎吃, 引起母亲及众人怀疑, 进而以为女儿饭量大增乃是得了一

种怪病, 前后请来三名医生看视, 分别诊断为 “疳膨食积”、 “孩儿痨” 及

“老鼠膈”。 尤其是最后一名老年太医, 胡说 “老鼠膈” 的症状跟秀娥躲着

人吃饭的情形正相符合: “背后尽多尽吃; 及至见了人, 一些也难下咽

喉。”② 该病俗称 “老鼠膈”, 当得名于老鼠喜好偷吃的习性。 这篇小说的本

事出自 《情史》 卷 3 “情私” 类之 《江情》, 其中并无对 “老鼠膈” 等病症

的描写。 论者指出, 医生们的荒唐诊断在传达男女真情上效果颇著: 他们对

贺秀娥的假病越是关注, 情郎吴衙内的真病 (饭量大) 便越安全, 二人的

感情亦因此日益加深。③ 较之贺秀娥取饭给暗藏的情郎这一写实描写, 明代

史槃 《吐绒记》、 清代王翃 《红情言》 写男主人公皇甫曾在跳到女主人公

(卢忘忧、 卢湘鸿) 船上后, 女子拿出传家元宝郁金丸, 令皇甫曾含在口中

解除饥渴。 如此处理虽可摆脱遭人怀疑的困境, 但郁金丸这种具有神话色彩

的物事的出现, 极大地降低了艺术的真实性, 亦即付出了过高的艺术代价。
在恋情故事中亦不乏男子装病的情形, 只不过较之女子装病, 男子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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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因显得不够自然而时见尴尬。 例如, 《钟情丽集》 写辜辂为了调整居室

以接近意中人, 先后 “诈病不起” “佯狂大叫”, 其假称的致病之由是遇到

鬼魅。 显然, 遇到鬼魅使装病行为的自然程度急遽降低了。 最为尴尬的装病

见于 《梅妃传》 中的天子唐玄宗: 其写玄宗密召梅妃入侍, 嫉妒梅妃的杨

贵妃突然闯入, 发现梅妃侍寝的诸多迹象后, 便逼使玄宗出见群臣, 自己则

原地候驾, 此举显为揭出真相。 在窘迫之下玄宗乃称 “今日有疾, 不可临

朝”,① 勉强将此事搪塞过去。 洪昇 《长生殿》 第 19 出 《絮阁》、 《隋唐演义》
第 79 回对此有大同小异的描写。 一般说来, 皇帝拥有绝对权威, 但在皇室家

庭内部, 在特殊情境下皇帝也可能处于弱势, 玄宗装病的机理便是如此。
当在恋情故事中出现矛盾爆发的紧急状况时, 普通的装病便须适时地升

变为佯狂, 这是由佯狂本身具备的剧烈性决定的。② 《旧杂譬喻经》 卷上

《妇与琢银儿相通喻》 写某人妻子跟银匠私通, 被丈夫发觉后, 妻子教银匠

装作发狂, 跑到集市上, 见人就抱住、 拉扯, 以此打消丈夫的疑心。 在元代

宋远 《娇红记》 小说中, 王娇娘父亲许婚帅子, 临近婚期, 娇娘 “乃托疢

疾佯狂, 蓬头垢面, 以求退亲”,③ 其父知为佯狂, 迫之使从, 娇娘又欲引

刀自裁。 元人郑禧 《春梦录》 写吴氏女倾心于己, 不愿嫁给周氏子, “因佯

狂掷冠于地, 母怒殴之, 发愤成疾”, 未几便卒。 在给郑生的回信中吴氏女

称 “奴佯疾佯狂”,④ 以此表明对恋人一往情深。 说到底, “佯疾佯狂” 正是

从装病发展到佯狂的语言表现。
审视恋情故事中的女子装病, 不难注意到其具有职业性特点, 最显明者

便是妓女往往会职业性地装病。 唐代孙棨 《北里志》 之 《张住住》 写张为

妓者, 年将及笄, 为了不被富人梳栊, 在上巳日不随家人踏青, “以疾

辞”,⑤ 以便与恋人幽会。 《绿窗新话》 卷下 《张住住不负正婚》 为该故事

的概述。 利用妓女惯于装病可以编织复杂情节: 在 《初刻拍案惊奇》 卷 25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中, 钱塘名妓苏盼奴不愿接纳於潜商

人, 先是推病不见, “以后果然病得重了, 商人只认做推托, 心怀愤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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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4 页。
凌濛初编著, 张明高校注: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 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第 373 页。



由此导致商人将她 (其时已逝) 和妹妹攀扯进官司———苏盼奴先是装病,
结果后来真得了重病, 却被商人认定为装病,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 显为

在商人头脑中早就有妓女善于装病的前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坊间流行

的诸多版本的卖油郎占花魁故事中, 不同艺术形式对装病的运用有所不同:
在 《醒世恒言》 之 《卖油郎独占花魁》 中, 在卖油郎初见花魁时, 花魁不

愿接纳他, 故意把自己灌醉; 在同名子弟书中, 则改写为花魁先假称有病,
后又把自己灌醉。① 《卖油郎独占花魁》 小说还写吴八公子屡次来见, 王美

娘每次都托故推辞, 反锁房门, 同名子弟书则写花魁 “故意托病将门关”。②

两相对比可见, 子弟书在利用妓女职业性装病上更为自觉。
谙熟妓女生活习性的余怀在其著作 《板桥杂记》 中卷 “丽品” 中, 如

此记述名妓李十娘的为人行事: “于时流寇讧江北, 名士渡江侨金陵者甚众,
莫不艳羡李十娘也。 十娘愈自闭匿, 称善病, 不妆饰, 谢宾客。 阿母怜惜

之, 顺适其意, 婉语辞逊, 弗与通。 惟二三知己, 则欢情自接, 嬉怡忘倦

矣。”③ 从中可见, 名妓倾向于选择性地接纳客人, “称善病” 便是其辞掉不

愿交接的客人的常见手段。 在清代小说 《生绡剪》 第 10 回 《竹节心嫩时便

突, 杨花性老去才干》 中, 从良妓女马翠儿不愿接纳不喜欢的男子, “只是

回却有病”。④ 马翠儿虽然已经从良, 来自青楼生涯的装病拒客习惯却保留

下来了。

三、 取信于人及其败露: 装病与佯狂的戏剧性书写

装病行为的表演性决定了其演进发展必然富于戏剧性, 其戏剧性之生成

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客观形势发展导致装病无法继续, 如李渔 《十二

楼》 之 《生我楼》 故事写尹小楼为了试探义子是否有孝心, 装病让义子服

侍, 后来元兵入侵, 无法继续装病, 只好向义子说明真相。 又如笔炼阁主人

《五色石》 卷 5 “续箕裘” 故事, 写继母谗害继子, 假装犯心疼病, 让继子

服侍, 以便用放置砒霜的药物诬陷继子。 后来其亲子走失, 继母真的害起心

疼病, 作者就此揶揄道: “当初是假疾, 今日是真病。”⑤ 二是由于他人揭穿

等情况导致装病行为败露而产生的戏剧性, 这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

·6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10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黄仕忠、 李芳、 关瑾华编: 《子弟书全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525 页。
黄仕忠、 李芳、 关瑾华编: 《子弟书全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531 页。
余怀著, 李金堂校注: 《板桥杂记: 外一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3 页。
李落、 苗壮校点: 《生绡剪》,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17 页。
笔炼阁主人等原著, 陈翔华、 萧欣桥校点: 《五色石 (等两种)》,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14 页。



装病行为之所以存在败露的风险, 是因为装病往往需要症状支持方能取

信于人, 而症状并非轻易便可具备。① 例如, 《东周列国志》 第 83 回写吴亡

后, 文种心记范蠡之言, 称疾不朝, 越王 “忽一日往视文种之疾, 种为病

状, 强迎王入”。② 显然, 勾践对文种称疾并不信任, 特意搞了一次突然袭

击, 迫使文种装出有病的样子。 又如 《弁而钗·情烈纪》 第 1 回写文韵被岳

父陷害入狱, 同情其遭遇的禁子帮他写病呈, 让他假装病重, 由其母将他保

出。 当知县怀疑文韵是否真病时, “禁子又替他脸上涂些黄栀水, 妆得蓬头

垢面, 似非人形”。③ 禁子谙熟保人出狱的法律程序, 乃犯人装病得以成功

的前提条件。 与采用化妆术实施装病不同, 有时装病需付出身体损伤的代

价,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所谓装病便是就主观动机而言, 从损伤身体的事实看

则是真病, 如 《隋唐演义》 第 93 回写王维被叛军俘获, “乃服药取痢, 佯

为瘖疾, 不受伪命”。④ 在妓女装病故事中, 则有损伤身体与美貌并存的情

况: 在 《青泥莲花记》 中有一则记在正德南巡时, 南京旧院妓王宝奴为了

避免被召见, “佯称病, 数日不食, 令貌瘠, 仍以药涂其身, 若素有疡者”。
正德侍从刘姓称 “南人易为容”, 可见他发觉了宝奴的作假, 但仍将其推荐

给正德, 结果 “御即遣还”,⑤ 由此可见, 宝奴费心装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 使用药物以便快速制造症状, 在 《颜氏家训·名实》 中亦有 1 例: 有

位大官在居丧期间, 为刻意显示孝心而装病, 遂用巴豆涂脸长出疮疤。⑥

历代朝廷对官员装病行为早有防范, 如明代为了防止官员托疾谋取私

利, 一度加强对官员病情的查勘, 并加大对托疾诈病的治罪力度,⑦ 这是朝

廷打击消极为官而实施的必要举措。 从嘉靖四年 (1525 年) 吏部尚书廖纪

上疏所言, 便可见当时官员托疾谋利盛行之一斑: “正德以来, 士多虚誉而

希美官, 假恬退而图捷径, 或因官非地, 或因职业不举, 或因事权掣肘, 或

因地方多故, 辄假托养病致仕。”⑧ 至于此前正德三年 (1508 年) 御史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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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堪都御史之挞辱, 以养病求去, 刘瑾矫旨谓其 “无病欺诈”,① 将其削

职为民, 乃假借制度规定以权谋私。 在清代, 《钦定吏部铨选满官则例》 对

满洲文官告病亦有专门规定: “如实系患病, 令该管官委员确实查明, 并无

捏饰, 酌量给以假期……如系无疾提称有疾呈报者, 另经发觉, 照例议

处。”② 此类情况在古代小说中偶有反映: 《歧路灯》 第 10 回写谭孝移不愿

保举贤良方正而告病, 礼部派人验明药方, 取具甘结, 判定委系患病而非装

病;③ 《生花梦》 第 9 回写即将升职的官员不愿去闽中倭寇肆虐处任职, “不

惜告病, 定假乞休”。④

官员装病有被揭穿的可能, 平民装病同样并非易事。 《后汉书》 《三国

志》 华佗本传皆记其诈称妻子生病, 不愿返回曹操处, 曹操怀疑其中有诈,
派人查检———对此, 《三国演义》 未加描写。 《儒林外史》 第 1 回写王冕不

愿去见趋炎附势、 酷虐小民的时知县, 邻人秦老替他出主意, 让其假称抱病

在家, 前来传取王冕的翟买办则威胁道: “害病, 就要取四邻的甘结!”⑤ 可

见平民向官方装病, 需要提供相关证据, 仅凭空言无济于事。 同书第 11 回

写杨执中不愿赴任寡淡的县学教谕之职, “力辞了患病不去”, 然仍需 “地

方官验病出结, 费了许多周折”。⑥ 杨执中的廪生身份高于平民, 其跟官方

打交道的经历, 更可见装病之不易实施。
装病往往需要症状支持, 这就为叙事作品制造戏剧性提供了方便。 《林

兰香》 第 32 回写腊月风雪天友人邀耿朖外出赏梅, 耿朖托病辞却, 不料友

人信以为真而上门探望, “耿朖只得作出不可以风的模样来接见”。⑦ 唐无名

氏撰 《玉泉子》 之 《李福女奴》 故事, 写李福欲跟女奴私会, 假称腹痛,
不料妻子裴氏信以为真, 前来察看, 李福不得不装出疼痛难忍的样子, “裴

极忧之, 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⑧ 这是在装病故事中特别具有戏剧性的

一幕。 在故事中, 裴氏虽是性妒之人, 但她对丈夫的关怀发自肺腑: 丈夫不

忠于妻子的一次装病行为, 却探测出性妒妻子的真情, 换言之, 此时的装病

成为解妒的良药———这是该故事最耐品咂之处。
若论将装病关目置入具有网状结构的长篇小说, 从而产生连绵不断、 出

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当首推 《红楼梦》 第 73 回中的宝玉装病。 为了逃避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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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次日盘查功课, 晴雯教宝玉以被吓的借口装病, 为了取信于人, 说宝玉吓

得脸色都变了, 浑身发热, 声称要去上房取安魂丸药。 晴雯煞有介事地为宝

玉生病制造舆论, 结果引起了连锁反应: 由贾母命令查赌开始, 山雨欲来之

气氛日浓, 终于导致抄检大观园的总爆发, 司棋、 晴雯等人的悲剧命运就此

铸成。 护花主人深有会心地评论道: “晴雯教宝玉装病, 故意乱闹, 因此惹

出金凤、 香囊等事, 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 均受其害, 而晴

雯亦即被逐殒命。 害人即以自害, 报施甚速。”① 上述大段描写既戏剧性十

足又令人信服, 陈其泰谓之 “小波澜生出大风浪”。② 宝玉装病看似偶然,
实则深植于父子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即宝玉不愿遵从父命走仕途经济之路。
换言之, 父子矛盾最终以牺牲他人的特殊方式爆发出来, 这无疑是一种更加

耐人寻味的悲剧形式。
前文提到妓女群体存在职业性装病行为, 这自为嫖客群体熟知, 装病被

揭穿的势能便由此生成。 李玉 《占花魁》 第 22 出 《心语》 写花魁假称身子

不快, 反锁房门, 拒绝来客, 权豪万俟府来人传唤花魁陪伴游湖, 习知妓家

反锁房门拒客的惯伎, 遂打破房门, 带走花魁。 在子弟书 《卖油郎独占花

魁》 中, 老鸨王九妈配合花魁装病, 说 “他 (花魁) 刘姨接去看病尚未还,
药服数剂还未好”, 并发誓 “虚言一句烂舌尖”。 老鸨的话如何能瞒过凶蛮

的行家: “吴八公子全不信, 吩咐家人往里翻。”③ 同样以强力带走了花魁。
元代夏庭芝 《青楼集》 记述王巧儿已有意中人, 不愿接纳富商, “辞以疾,
悲啼宛转”, 然富商并未因之而放弃, 用强时被巧儿 “掐其肌肤皆损, 遂不

及乱”。④ 妓女拒客的惯伎既然不奏效, 维护自身利益便只能使用强力了。
政治斗争的酷烈性决定了装病在从表演到揭穿的过程中必有丰富的戏剧

性。 在古代小说中孙膑、 司马懿、 宋江、 朱棣的故事便堪称典例, 其中司马

懿、 宋江的故事则将装病的叙事学价值展露无遗。
《孙庞演义》 写庞涓不信孙膑真疯, 用粪当饭来试探他; 孙膑夜间则与

猪犬同眠。 《东周列国志》 第 88 回写孙膑诈作疯魔, 庞涓恐其佯狂, 为试其

真伪, “命左右拖入猪圈中, 粪秽狼藉, 膑被发覆面, 倒身而卧”。 庞涓又

使人送酒食给孙膑, 假意对他表示同情, 亦为孙膑识破奸计。 庞涓使者又

“拾狗矢及泥块以进, 膑取而啖之”。⑤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施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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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残害行为中获得变态的快乐, 被害者则从精神上对施虐者投以鄙视。
司马懿堪称古代小说装病形象系列之第一人。 善于伪装是司马懿终成

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间装病便是其伪装行为中最见性格的一种形式。
史载建安六年 (201 年) 司空曹操辟司马懿为上计掾, 司马懿不欲就职,
“辞以风痹, 不能起居” , 曹操疑心其装病, “使人夜往密刺之, 帝 (引按:
司马懿) 坚卧不动”,① 其惊人的意志力令人骇惧。 这一年司马懿 23 岁。 司

马懿登峰造极的装病表演, 发生在近 50 年后的高平陵之变, 是年司马懿

71 岁。
在公元 249 年高平陵之变发生前, 司马懿长期诈病在床, 便是静待曹爽

离开京师洛阳的时机。② 《三国演义》 第 106 回写曹爽派心腹李胜探查司马

懿病情虚实, 司马懿洞晓李胜拜辞自己的动机, 故而在李胜面前竭力装病:
先是 “去冠散发, 上床拥被而坐, 又令二婢扶策”, 在跟李胜交谈过程中,
装作耳聋, 故意听错李胜的话, 侍婢服侍进汤时 “将口就之, 汤流满襟”,
自言死在旦夕, “言讫, 倒在床上, 声嘶气喘”。③ 相较 《三国演义》, 《三

国志·魏书·曹爽传》 裴注引 《魏末传》 的记载更为精彩, 其谓司马懿

“言渴求饮, 婢进粥, 宣王持杯饮粥, 粥皆流出沾胸”。④ 在这一场装病与试

图揭穿的政治博弈中, 李胜完全被司马懿的假象骗过,⑤ 观司马懿惨状不禁

为之涕泣, 《晋书·宣帝纪》 记其回来向曹爽汇报, 谓司马懿 “尸居余气,
形神已离”,⑥ 不足为虑。 《魏末传》 写司马懿跟李胜暗斗过程, 其中有一点

需要引起注意: 李胜在与司马懿交谈时说 “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 何意尊

体乃尔”,⑦ 可见司马懿装病是以旧日所患风疾为前提的。
在古代小说中运用癫狂知识塑造人物而达致活灵活现境界者, 《水浒

传》 中的宋江也不遑多让。 第 39 回写黄文炳告发宋江题反诗, 戴宗教宋江

装疯蒙混过关, 于是宋江在屎尿坑里滚, 胡言乱语, 装出 “失心疯” 的样

子。 此处描写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 王利器先生为 “失心疯” 做注时, 先引明人王肯堂 《证治准

绳·癫》 之 “癫病, 俗谓之失心疯”, 再进一步解释道: “癫病出 《内经》
癫狂等篇, 其证多为言语错乱, 不知污秽, 弃衣狂呼乱叫等现象, 现在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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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病。”①

其二, 小说写蔡九知府在审问时宋江大发狂言道: “我是玉皇大帝的女

婿, 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 来杀你江州人。 阎罗大王做先锋, 五道将军做合

后。 与我一颗金印, 重八百余斤。 杀你这般鸟人!”②

按 《黄帝内经·灵枢·癫狂第二十二》 记癫狂症状道: “狂始发, 少卧

不饥, 自高贤也, 自辩智也, 自尊贵也, 善骂詈, 日夜不休。”③ 又传为华

佗著 《中藏经·水法有六论第十五》 有道: “行之极也, 有能歌笑者, 有能

悲泣者, 有能奔走者, 有能呻吟者, 有自委曲者, 有自高贤者。”④ 有学者

认为这也是在描述癫狂之疾。⑤ 对比医书记载, 可见在 《水浒传》 中宋江佯

狂的表现非常符合癫狂诸症状, 几可乱真。 根据小说知识学基本原理推断,
《水浒传》 作者必定具备关于癫狂的知识, 并且预计这些知识一定能得到读

者的理解和认同, 从而达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顺畅交流。
我们注意到, 汪廷讷 《天书记》 第 22 出 《佯狂》 写孙膑声称要见玉皇,

清人编撰的 《东周列国志》 第 88 回、 《鬼谷四友志》 卷 1 写孙膑诈作疯魔时,
均称有 10 万天兵相助, 当是借鉴了 《水浒传》 对宋江的描写, 同样符合 《黄
帝内经》 《中藏经》 对癫狂患者 “自高贤” “自尊贵” 的症状描述。

宋江如此苦心孤诣地装疯, 不料其被揭穿的过程却十分简单: 蔡九知府

在询问了狱中的管营、 差拨后, 得知宋江在入监时 “不见有风病”, “只是

近日举发此症”,⑥ 于是对宋江严刑拷打, 迫使其招认题写反诗。 显然, 宋

江用心装疯与迅速被揭穿透露出些微讽意, 而这种情节上的转折与顿挫之所

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学价值, 缘自装疯本身便蕴含着被揭穿的可能。
在朱棣故事中关于装病与揭穿装病的描写一共表现了 4 个人物———朱

棣、 张昺、 谢贵、 葛诚, 这对丰富装病描写的层次性有所启示。 《续英烈

传》 第 9 回写燕王装病, 布政张昺、 都司谢贵入宫问疾, “此时夏月, 天气

炎蒸, 见燕王拥着烘炉而坐, 犹寒战不已”,⑦ 对此张昺轻率地信以为真,
谢贵却审慎地表示怀疑, 长史葛诚则揭示其中有诈。

利用装病者下意识的举动揭露真相, 在装病故事中特别具有说服力与戏

剧性。 史载司马懿不愿在曹操属下为官, 假托风痹, 在某日晒书时天降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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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不觉自起收之”。① 在家中婢女发现这一行为后, 其妻张氏怕泄露装病

真相, 亲自杀掉婢女以灭口。 在文学作品中利用下意识呈现装病真相者, 以

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最为典型。
元人杨梓 《功臣宴敬德不服老》 杂剧写尉迟恭在功臣宴上打落王叔李

道宗门牙, 罢职闲居, 3 年后高丽国犯边, 尉迟恭不愿出战, 假装有风疾,
徐茂公奉命前来探察。 尉迟恭怕跟徐茂公交谈时忘了装病, 让妻子及时提醒

“你的拐儿”, 他便装出发病的样子。 徐茂公见尉迟恭容貌正常, “两条胳膊

犹如铁柱一般”,② 不像有病, 故而命军卒搅扰其家, 迫使尉迟恭出手, 从

而暴露其装病的真相。 明无名氏 《金貂记》 传奇据杨梓此剧改编。 《功臣宴

敬德不服老》 的第 3 折昆腔称为 《北诈疯》, 简称 《北诈》。 京剧有剧目

《敬德装疯》, 川剧、 徽剧等地方戏亦有演出, 足见尉迟恭装病的故事大受

戏剧观众欢迎。
在明代诸圣邻 《大唐秦王词话》 第 55 回中, 徐茂功揭穿装病的手段亦

甚高明。 书叙突厥犯边, 贬在皇庄闲住的尉迟恭不愿赴朝听用, 假装 “四肢

无力, 遍体顽麻, 不能行动”。③ 徐茂功带两名医士前往诊治, 尉迟恭原本

无病, 自然不愿诊治, 尤其是看到医士所携十数长针, 心生恐惧, 不由得举

起竹节鞭惊吓医士, 从而无法继续装病。
我们注意到, 装病故事很多都以被揭穿为结局, 不过也有例外, 即在揭

穿后继续让对方装病, 以便实现某个特殊目标, 这是装病书写的一种变体。
例如, 《三国演义》 第 75 回写吕蒙苦于荆州有备, 难以袭取, 乃托病不出。
陆逊知其诈病, 在前去探视时见吕蒙 “果然面无病色”。 陆逊教吕蒙托疾辞

职, 吕蒙又举陆逊自代, 以麻痹狂傲的关羽。 毛宗岗在本回总评中写道:
“陆逊知吕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托病, 是以病医病也。”④

一般说来, 装病关系双方中的一方若因装病而获利, 另一方便要受害,
尤其是处于不同阵营的双方更是如此。 不过, 在有的装病故事中, 装病者与揭

穿者均从中获益了, 这无疑是在装病故事中颇富意味的特例。 迄今为止, 我们

仅从钱维乔 《乞食图》 传奇中看到这样的描写: 第 16 出 《佯狂》 写宁王之娄

妃怀疑唐寅不是真病: “见他言多调笑, 况且容非枯槁。 虽然垢面蓬头, 依旧

玉山清皎。 他心中自了, 他心中自了。 待学个佯狂高蹈, 便此去逃名海岛。”
内监建议拘禁唐寅, 宁王却另有考虑: “此人薄有才名, 也算东南之望。 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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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愿在此, 拘之无益。 不如释去。 也足彰孤家礼贤下士之名。”① 可见只要

做出了佯狂姿态, 就有可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 当权者有时会虑及这种社

会效果, 尽管其对佯狂者仍有疑心, 却有可能放佯狂者一马。

四、 余论

刘勇强先生指出, 小说知识学的核心要义在于: “努力将知识化书写文

学化, 便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② 换言之, 小说知识学是关

于获取知识、 活用知识的系统性理论, 而获取知识又是活用知识的前提。 作

家获取知识的渠道主要有两条, 即书本与生活。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 有关历

史人物的装病知识或者来源于史书, 如司马懿、 朱棣等; 或者在某个历史因

由基础上进行虚构, 如尉迟恭、 唐玄宗等。 相比之下, 有关世俗人物的装病

知识往往直接来源于生活, 而且有待作家的观察与总结, 如作家发现妓女职

业性装病并沉淀为一种性格, 此种性格则源自妓女以身事人之无奈处境。 毫

无疑问, 作家对此类知识掌握得越是深细, 在艺术上可供驰骋的空间便越

宽广。
小说知识学强调, 小说的知识功能与娱乐、 纪实、 劝惩功能密切相关,

而在娱乐、 纪实与劝惩三种功能中, 娱乐功能处于将知识化书写文学化的核

心地位。 石昌渝先生曾经指出: “娱乐是小说的原生性功能。”③ 就此而言,
装病的戏剧性天然地带来了娱乐效果。 历代作家不约而同地致力于装病行为

的描写, 正是深谙小说本性的表现。 当然, 娱乐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纪实功能

的支持: 作家在描摹装病时的知识储备之一, 便是如何装病方能取信于人,
这就需要作家具备相关医药知识、 行业知识及心理知识等。 在娱乐功能与纪

实功能的合力作用下, 作品的劝惩功能方可有效地发挥出来, 正反两方面的

例证上文已有所论列, 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是对本文的论题与小说知识学理论相关联的简要说明。 接下来对前

文未遑论及的几个问题稍作申述, 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在小说知识学理论框架

中予以阐明。
前文所述装病大多都能予以实施, 但也偶见装病不成功的特别情况, 需

要投以必要的关注。 在 《西湖二集》 卷 27 《洒雪堂巧结良缘》 中, 男主人

公魏鹏两次试图装病均告失败, 这说明装病成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并非轻

易可以奏效。 一次是魏鹏欲与恋人相会, 在朋友拉其狎妓时, 假推有疾,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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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朋友 “不顾死活, 一把拖出”, 只好随其前往; 一次是魏鹏托病不愿参加

会试, “怎当得母亲、 二兄不容, 催逼起身”, 只好前去。① 分析起来, 第一

次装病不成, 大概是因为魏鹏仅仅口称有疾, 身体状况却不支持其托词; 第

二次装病不成, 除了同样的原因,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科举考试关乎前途命

运, 托病不成功正是科举成功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 在科举制度下功名前

途才是第一重要的, 普通病痛统统需要给科举让路。
以上论述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装病行为往往具有突出的自利

倾向。 不过, 在古代载籍中也偶见利他倾向的装病行为, 生活与人性的复杂

由此可窥一斑。 试举 2 例以做说明。
其一, 在陆圻 《新妇谱 》 中规定: 若婆婆佞佛入寺烧香, 新妇可以

“托病不得随行”。② 此处新妇的装病, 并非对婆婆不孝, 而是委婉地抵制婆

婆佞佛, 此举实具有一定利他倾向。
其二, 《红楼梦》 写宝玉被父亲责打, 黛玉前来探望, 宝玉安慰黛玉

道: “我虽然捱了打, 并不觉疼痛。 我这个样儿, 只装出来哄他们, 好在外

头布散与老爷听, 其实是假的。 你不可认真。” 姚燮眉批称赞宝玉: “到此

地位, 还一味为林妹妹怜惜, 宝哥哥真情种也。”③

纵览文献不难发现, 普通装病选择腹痛的很是常见。 我们可以从一个故

事的演变中体会此点: 徐复祚 《花当阁丛谈》、 宋存标 《情种》 卷 4 《吴中

孝子》 皆谓姑苏某卖酒人妻子与婆婆不睦, 在丈夫出外做生意期间, 采取

“佯疾” 的方式, 把生意推给婆婆, 其 “佯疾” 的 “疾” 究何所指, 难以断

定。 陆人龙 《型世言》 第 3 回据此改编, 叙钱掌珠为了让外乡人在店中相看

婆婆, 装病不去看店: 她假装肚疼, “蹙了眉头, 把两手紧揉着肚子, 在床

里滚”。④ 假装腹痛之所以是在装病时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 盖因其具有较

易实施又不便检验的特点, 前举 《貂蝉艳史》 中的貂蝉便是假装腹痛, 《旧

杂譬喻经·王赦宫中喻》 写太子不满母亲外出招摇, “便诈腹痛而还”,⑤ 同

样是利用了假装腹痛较为简易这一点。
如果说假装腹痛具有普适性强的特征, 那么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的装病,

则几乎具有唯一性: 在 《喻世明言》 卷 28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中, 黄善

聪女扮男装, 与男性商业伙伴同食同眠, 为了不暴露女儿身, 假称自幼患有

寒疾即怕风, 每晚和衣而睡, 9 年间得以相安无事。 可以说, 假称患有寒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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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她能找到的最佳借口。 小说的本事见于 《双槐岁钞》 《情史》 等书, 书

中言及装病时仅有 “称疾” “有疾” 等模糊语, 说服力显然不如话本小说明

确点出寒疾。 类似性质的例子亦见于 《风流悟》 第 2 回: 阴氏为了不被掳掠

她的总兵官所污, 诈称患有沙淋血败病的 “暗疾”, 患有此病须避免性接

触, 从而得以保持贞操。 阴氏急中生智假称的病症, 因针对性极为明确而几

乎具有了唯一性。
前文曾经论及, 古代官员为谋取私利, 有时会利用制度规定来装病。 在

恋情故事中的装病有时也存在类似情形, 即表面符合礼法, 实质却构成了背

离。 例如, 《肉蒲团》 第 10 回写艳芳跟未央生白昼私通, 为了遮人眼目, 假

称生病不出门。 古代礼法对女子外出有严格限制, 女子假称有病不出门, 便

不易被人察知内情, 这就为私通觅取了一个符合礼法的借口。
探讨装病叙事, 不可忽略装病时间这一重要因素。 就前文论及的事例

看, 装病时间一般不会太长, 但若在装病时表现的症状比较严重, 便须适当

延长装病时间以掩人耳目。 例如, 《儒林外史》 第 34 回写杜少卿为辞征辟,
装出虚弱不支的样子, 在如愿辞掉征辟之后, “在家有许多时不曾出来”,①

其间不得不推掉他人的宴请。 相较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时间短暂的装病, 超长

时间跨度的装病常见于政治斗争领域。 史载杨彪 “见汉祚将终, 遂称脚挛不

复行, 积十年”,② 假称脚蜷曲不能伸直, 以致 10 年不走路, 其坚忍令人震

惊。 为了一举诛除曹爽集团, 司马懿曾长期诈病在床, 其性格之阴鸷可见一

斑。 无独有偶, 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有类似装病描写, 并且有过之而无不

及。 法国作家司汤达在 《红与黑》 上卷第 26 章中, 写于连想到 16 世纪罗马

教皇西克斯特五世的传奇事迹: 其在当选教皇前的 15 年间, 假装体弱多病,
拄杖而行, 让 40 位红衣主教误以为他不久于人世而故意选他, 在成功当选

之后, 他便扔掉拐杖, 励精图治。③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本文材料主要取自中国古代载籍, 如果多方引

入海外文献中的装病与佯狂材料, 则在比较视野下这一课题当有更为深广的

探讨空间。

(责任编辑: 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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